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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德性：声音景观的伦理规约

【摘要】时空德性之于声音景观的伦理意义，在于依托声音建构一个美好时空的使命。其中，发声者与聆听者的责

任担当是这一使命完成的基本保证，声音技术则为这一使命的完成提供了更多的力量加持，而“声”“境”和谐则

是实现时空德性的重要策略。“声”“境”和谐的“声”态环境强调声音时空、视听、公共声音与个体声音的均衡

与和谐，并以此建构一个德性的充满善良、美好、幸福的时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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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景观意指“个体、群体或社区所感知的在给定

场景下的声环境”，[1]这一概念内含发声者、聆听者、

声音环境等要素。声音景观这一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由

芬兰地理学家格拉诺命名，经由默里·谢弗“世界声景

计划”研究的推动与其他学科的持续关注，逐渐成为一

个多学科的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新研究视域，如建筑学、

地理学、哲学、文学、音乐学、传播学等，众多学者开

始关注声音视角下的意义存在。声音景观建立了一个新

的认知视角，即聚焦声音建构的场景去理解与梳理意

义，区分原本附着于视觉认知上的语言及类语言，彰显

声音在不同场景下的意义生产方式与传播价值。

任何理论的归纳提升一定是来源于直接或间接经验

的启发。声音景观理论的确立，来自现实世界声音承载

意义的历史性变化：从万物有灵有声的自然声景到众语

喧哗的世间万象，从转瞬即逝的具身性声音存在到声音

技术化所形成的多时空留存，声音作为一种介质在传播

意义的同时，也成了一种象征，如声音标志社会发展、

声音见证技术变迁、声音记录历史事件，声音成为一种

商品等。声音依托历史、文化、经济、政治、技术的诸

多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声音地景或场景，而由这种声音

所形成的听觉社群，建构了无数的听觉共同体，人们以

此确立自身的身份归属与文化关联。

声音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并对这一时空进行独

特的场景建构。在此，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声音在建构

或叙述这些时空场景时，应坚守哪些相应的伦理规约，

才能在喧扰繁杂的当下，确保声音景观能够持有良好的

品质？

一、时空德性之于声音景观的重要性

声音景观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但都以一定的时空

为存在依托。为此，笔者以时空德性来应答声音景观中

的伦理规约这一问题。

德性是指秉性与气质，是一种品德的应然状态，是

指“一切美好事物的功能性与伦理性”。[2]在古希腊，

德性（arete）一词的最初原意是指事物的优质特性、品

格及功能，即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伦理本真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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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也体现为在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方面的美好品质及行

动规约，即“使道德原则、义务、高尚纳入我们的个性、

本性之中，成为一种真正稳定地属于自己的东西”。[3] 

时空德性是指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德性，是指时间

与空间的优质特性与美好品德。时间是人感知世界的尺

度，也是人的内心体验，“时间不仅仅是一种人们可以

在其中活动的介质，人也是时间的合作生产者”，[4](40)

人在时间的生产过程中要有面对时间的良心与智慧，能

够发掘并以一己之力展示时间之美好。空间是人类生活

的场景，没有空间，就没有人的存在。因此，时空德性

实质上指的就是人对于特定场景时间空间建构的优质

性、美好性，是人的美好品德在时空的投射与显示，也

是人对于时空的积极建构。

时间德性意味着时间有一个“迷人”的瞬间，是

一个芬芳的时间：“在这个瞬间，时间似乎静止——

不是僵化，而是聚集，现实浓缩在一种精简闪光的图像

里”，“人们片刻间脱离本身的时间，受到一种其他时

间的打动，直到有这样的感觉，愿意在一幅图画中，在

一个被叙述的时间里，在造型的音调中消失——似乎那

里有某种拯救在等待我们”。[4](232-233)在作者看来，这

样的时间是一种纯粹的、能够激发感悟与思考、精神

得以升华的时刻。这种让时间有所依止的结果，使时

间得以充实并富有意义与秩序，能够从空洞走向新的

聚集，形成新的稳定和关联，于是，时间自身的意义得

以彰显，这样的时间就成为一种芬芳的时间，“时间的

这些芳香之气并非叙事性的，而是凝思性的，它并没有

被分割成一种前后相续的系列，更多的是安居于自身之

中”。[5]这样的时间观念，关注时间的质感，即在那种

绵延向前的时光的线性流逝中，人类对于时间的珍重与

持存。“我的生命瞬息之间能够取得、分离和固定它从

未体会的东西，一段处于纯净状态的时光。”[6]也正是

这种纯粹状态的感受，人们能够真切地体验到时间。

空间德性即空间的美好品格。在我国，空间德性

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关注。古人曾以上下前后左右的六合

代称空间，并以“絜矩之道”建立空间伦理，[7]即要求

道德规范应普遍适用于整个空间范围。空间是人类生活

的地理场域，它理应具备人性温度及伦理之境。在有的

研究者看来，空间德性是“强调人类生活中一种‘庇护

所’的诗性品格”“空间就是存在的庇护所”。[2]这个

庇护所“不仅可用来栖居、交流和从事实践活动，更重

要的是，它还能安放我们的心灵家园，让我们的内心得

到安宁”。[2]因此，这样的空间应该是一个和谐安稳的

所在，是一个众生能够心安并感到幸福的地方。“良善

的空间，就像良善的人一样，以公正的、明智的和温和

的方式去容纳他人……它规避极端主义，展示质朴，以

及显现人性。”[8]事实上，无论是对某一个体化生存空

间的建构，还是对一个社会化空间的期盼，对于空间，

人类始终寄予了许多美好的愿望，这个愿望体现在诸如

《理想国》《乌托邦》《太阳岛》《消失的地平线》

《桃花源记》《大同书》等古今中外众多先哲的思想与

表述中。而在这些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空间美好品格的话

语修辞中，大体包含了安宁、幸福、公平、自由、博爱

等要素。

声音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声音往往携带着显

著的时间信息和空间信息，如时间维度上的‘过往’和

‘事件’，空间维度上的‘地点’和‘场景’”。[9]声

音往往以历史或者事件来建构新的空间形态，形成以声

音为标志的新的地景，声音也在生产新的时空意义。具

体来说，在情感互动沟通、意识形态建构、资本有效流

转、文化生态生成等个体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声音

作为一种媒介及媒介生产，“中介了人与人、人与世界

之间的关系”。 [10]而对这种中介关系的伦理思考，笔

者给出的基本思路是，立足现象与行动意义上的德性判

定，即一个优质的声音景观应该是具有美好、和谐、安

宁的声音存在。“声音不仅仅是一个物理量，更蕴含了

‘生命意义’和‘人文价值’。”[1]声音遵循与担当每一

个时空的品德，并力争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时空存在。

声音景观的时空德性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实践，

即发声者与聆听者的责任担当、声音技术的力量加持、

“声”态环境的多方均衡。

二、责任担当：发声者与聆听者的行动

自觉

万物有灵，众声喧哗，天地间无数的声音形成了不

同的声音存在：从天籁之音到器物之声，从静谧宁静到

市井嘈杂，从个人言语到大众喧腾，凡此种种，声音成

了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

的重要连接方式。声音是一种独特的沟通介质与沟通方

法。正是借助于丰富复杂的声音，人类的沟通与交往才

变得如此多姿多彩。人们运用声音表达丰蕴复杂的意义，

建构多样的听觉盛宴，让世界变得灵动与生机勃勃。

关于声音景观的伦理思考，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就是

围绕发声者与聆听者所形成的声音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

探究。发声者与聆听者构成了声音景观的存在基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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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播与接受的双方，他们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目

的发声或聆听，而与之相应的一个伦理规约就是作为声

音传受双方各自的责任担当。 

责任伦理是基于行动过程的一种伦理规约。有研

究者指出：“责任伦理既包含了对行动目的与结果的理

性考虑，也包含了对时代命运的承担。” [11]责任伦理

既是对某一具体行为的规范，也是对事关社会发展重大

使命的坚持与执守。这是一种贯穿于行为过程的约束与

担当，是体现在行动过程中的品质与德行。在声音景观

中，发声者与聆听者各自的责任伦理包含如下的内蕴。

1. 恪守对构成声音场景时空的责任

声音景观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不同的发声、聆听

关系，构成不同的场景风格及时空特征。对于时空的责

任，就是要尊重与维护这一时空的德性及美好，遵守这

一时空应有的规范与行为。一间教室、一处赛场、一所

医院、一幢居民楼、一个仪式化的场所，这些不同的空

间自有其作为这一空间的行为特征，对于“说”“听”

双方来说，都应该对这一时空的意义有全面正确的理

解，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确保声音与这一时空的适宜

性。在该有呐喊与掌声的地方大声喧哗，在该安静的地

方保持沉默，在该庄重的地方虔诚敬重。但在现实生活

中，由于各自的利益争夺，声音成为占领时空的有效手

段，声音时空错位时有发生——城市各种声音叠加而形

成的噪音无处不在，持续不断的广告声音，甚至是屡有

冲突的广场舞伴舞音乐，都因为与相应时空的不匹配而

引发了诸多问题。因此，在发声与聆听的诸多关联中，

一个最为核心的基本规约就是双方对声音景观时空的责

任担当，即维护其应有的“声”态环境。 

2. 发声者应对自己发声的内容、方式、效果等

负责

发声的行为多种多样，声音的意义也各不相同。

能够发声是拥有话语权的体现，特别是在全媒体时代，

技术赋权给予每个人更多的发声机会。当发声变得如此

轻松与自由时，说什么与怎样说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对

于每一个发声者来说，无论是站在个人立场上的发声，

还是为一个物品、一个事件、一个组织代言，都应对发

声的内容负责任，即真实而准确地传达相关意义，不虚

饰、不诳语、不强言为辩。言语依附于声音而形成意

义，此间，即使是相同的言语也会因不同的语调、表情

而传递出不同的涵义，而技术的加持又使怎样说成为一

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对一个发声者来说，怎样说即指运

用契合语境的言语、语调及技术方式，进行准确的表

达。因此，假唱、上课读PPT、念讲话稿等，都是对自

己发声行为不负责任的表现。

3. 发声者对聆听者的责任

“每个声音都可能唤醒一段记忆，引发一连串的情

绪反应，甚至可能在一瞬间左右我们的选择，改变我们

的情绪。”[12] 发声者相较聆听者有更多的权利，相应

地也就有更多的责任。这些责任表现为对听者的尊重与

体察，即发声应该是基于平等意义上的信息及意义的共

享，而不是一种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础上的劝服、诱导甚

至蛊惑与控制。时下，广告多有遭人诟病之处，其中主

要原因就是各种广告在无数次的重复中对人的声音进行

围堵、强迫性记忆、对大众消费行为的隐性控制等。

4. 聆听者对发声者的责任

“倾听是一种与言说相伴的行为，‘声’‘身’

同盟，这个给听觉以声音的人，触动了听见这个声音的

人。”[1]声音的传播建立了听觉社区、听觉共同体，其

中，声音的接受者、聆听者的责任体现为对发声者及

发声内容的理解。声音景观强调的是一种声音形象，其

“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声音表达的现实‘呈现’命题，

而是指向心理感知维度的现实‘再造’，即声音重构了

一种全新的认知图景”。[9]声音这种认知图景的形成，

需要聆听者对声音的全面理解与接受，才有可能体察到

发声者真实的发声意图与意义。因此，聆听者的一个基

本的聆听行为是不迷信、不盲从，也不曲解、不篡改。

当下，传播的即时性使各种信息实现了同步在场，发声

者的发声被各种技术聚焦与放大。与此同时，因为曲解

与误解而造成的舆论暴力引发了一场又一场话语狂欢，

多方深受其害。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聆听是确保声音的

意义能够被正确接受，这样才是声音传播的理想状态，

也是形成优质的声音景观的基本保证。

对于声音传播过程的发声与聆听来讲，责任伦理应

是最基本的伦理规约，唯其如此，才能确保构建一个具

有德性的传播“声”态环境。

三、力量均衡：声音技术中的伦理思考

技术的本义指应用技艺，现在则泛指各种工具、手

段、机器及其方法过程。对于听觉文化来讲，技术主要指

听觉技术，包含各种发声与聆听的技术。

在声音景观中，技术发挥了巨大的决定性力量。

技术使声音由转瞬即逝变成了永恒存在，使声音环境由

具身性的同在变成了异身性的共在，使“说”“听”的

方法由单纯的亲耳听到变成依托留声机、电话、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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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有声电视、电影以及当下数字媒介等多种方式。

声音凭借技术实现了对时空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与重构：

时间在声音中实现重叠交叉，空间则可以流动、自由扩

展与缩小。技术是力量的呈现，技术“是人的权力的表

现，是行动的一切形式，一切人类行动都受道德的检

验”。[13]技术的力量使声音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并以此

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声音具

有的威力，也会对大众生活形成强大的压力。

其一，技术使声音实现了对时空的全面占有。无论

是社会时空，还是私人时空，声音都能够畅行无阻，且

“看到令人不愉快的场面时，我们可以闭上眼睛，而在

听到不想听到的声音时，由于没有耳‘睑’，我们却不

能闭耳朵”。[14]这种无处不在的声音如果缺乏约束，将

形成一种声音暴力——无论是年复一年呓语式的倾诉，

还是声嘶力竭的喧哗聒噪，或是强为言说的说教，对于

市井大众来说，声音都可能是一种干扰与伤害。其二，

技术使声音以多种形式出现，人们也能够借助其他媒介

来返身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传播的变化从客观与

主观两方面，对发声者提出了一个关于声音审美的要

求，即人们必须按照一定的媒介制式如电视、广播等，

模仿那些悦耳的、动听的声音发声与表达，如同用美图

秀秀来拍照一样，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来美化自己的声

音。声音成为控制个体的一个有效手段，个体的声音将

越来越失去其公共存在的空间。其三，技术对声音保存

的仿真与篡改。一方面，能够保存真实声音的技术给大

众带来诸多福祉，另一方面，技术也使改变原声变得非

常容易。在此，声音保真就成为大众的一个重要忧思。

其四，当资本与声音结盟之际，声音便依托金钱的力量

成为一种特别的商品。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声音被贴

上不同的价格标签，声音成为商品展示与说服大众的

一个重要手段，进而实现了对民众消费思想与行为的引

导。当声音依托技术变得具有无比威力之际，力量均衡

就成为对抗“声音帝国主义”的有效方略。

在笔者看来，力量均衡是指人类求力意志与行为的

适度性，具体到声音技术的伦理思考，则体现为均衡技

术之理与人类之情，技术工具的适度开发与使用等。

寻找技术之理与人类之情的平衡点。技术的本质是

生命的策略，是人能力的延伸。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

展，人与技术的关系也经历了从起初人利用技术服务于

生活，到技术异化反制人，再到如今人类开始清醒地认

知技术发展的问题，开始约束与规范技术的不同发展时

期。在人技关系中，技术由人创造，其最终目的是助力

人类更好的生活。因此，无论各种技术叠加与组合的力

量多么强大，其必须归结于人类的需要这一根本目的，

技术之力在于补充完善和延展人之力，而不能成为僭越

人类尊严、控制人之生存的工具，要立足人之生命的本

真，适度开发与使用技术。各种声音技术在历史发展的

不同时期，曾以一己之力推动了社会的加速发展，此中

原因在于这一技术的创生是基于对人类需要的深刻理解

与把握，对人类情感的珍重与护持，技术工具所承载与

携带的一定是人类的真情实感。在声音技术的开发与使

用上，过度强化技术会使声音成为技术的一种形式，而

丧失来自生命意义上的温度与力度，而执着于声音的原

初存在，不与新的技术结盟，则会使声音传播受到限制

与束缚，甚至无法实现媒介整合时代的传播胜景。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我们周围物理声音状况的改

变，亦训练着感官/身体使之适应新的声音环境，影响

我们如何听，倾向于听到什么和略去什么，从而参与声

音景观的塑造。”[10]声音依托的技术及媒介介质不同，

带来了声音的诸多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带来社会日新

月异的繁荣昌盛，另一方面也使大众一次又一次成为新

技术的俘虏，进而失却自主性。“一种所谓的语音中心

主义正在暗度陈仓，变成消费主义时代的听觉中心主

义，这种听觉中心主义并不是因为听觉的生理改变而呈

现，反而是由声音的制作技术完成的一次声音对人的成

功‘欺骗’与文化‘霸占’。”[15]如一款手机，由于其

承载的功能日渐增多，频繁更换手机成为一些人生活的

常态，这其中隐含诸多资源的浪费与大众技术使用的盲

区。此时，技术的适度开发与利益的均衡分配也就成为

声音技术伦理的题中之义。“一切技术都有残缺之处，

但一切技术都提供补救手段，人们能借助其补救思想和

生活中的困扰。”[16]在尊重人类情感及需要的前提下，

技术以补救力量实现技术给予人类的善，而不是一种技

术的控制霸权。技术的适度性应包含这样的意义，即技

术的普惠性，面向大众的技术应该是能让绝大多数人享

受技术便利的；技术的包容性、工具性应助力更多生活

选择的可能性，而不是被束缚于某一技术的框架内。这

样，技术的发展才会给予人类更多的自由，助力实现幸

福美好的生活。

四、“声”“境”和谐：声音景观中的

伦理实践

“声音在不同意义的事物之间创造了关联，钟声、

歌声与宗教活动匹配到一起，造就了既是本地也是精神

上的共同体。”[17]声音的这种关联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时空场域，建构了声音发生和听觉行为相互作用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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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时空景象。从存在形式上看，这种场域可以是具有

物理意义上的实体性的时空存在，也可以是利用技术手

段所建构的虚拟性的时空存在；从传受双方的关系看，

既可以是具身性的共同在场，也可以是异身性的离场或

虚拟在场；从传受环境及效果看，有的是一种顺环境的

传播，发声者与聆听者通过良性互动，达到共鸣、共享

与共情，建构良好的声音社区与声音共同体，而有些则

成为一种逆环境的传播，造成传受双方彼此无视或误解

与曲解。“声音也可以是协调一致，力量间取得平衡的

象征。”[18](202)声音场域的多样化存在提醒人们，营造

场景和谐的声态环境非常重要。

1. 声音场域中的时空均衡

在声音景观中，时间与空间的涵义不仅是一种物

质化的存在，更是意义形成的有效载体。在此，时空表

现为一种秩序，在时间节点的事件与空间序列的位次上

呈现出不同的价值与意义。时空也成为一种权力象征，

“时间就是权力，这对于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

是正确的，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

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19]空间也是如此，“权

力对空间的定义始终是根本性的。权力掌握着整体空间

的规划、安排、控制、管理过程”。 [20]时空的权力体

现为对时空的规划及意义赋予，实现时空的价值，如增

值、贬值、清零。当下的技术加持，使得时空突破自然

的局限性，呈现多样化特点，如作为弹性化、即时化、

可逆化、个性化的虚拟时间，作为缺场性、交互性、流动

性、隐匿性、非中心性和非独占性的虚拟空间。

时空是在与人的关系中得以展示其存在的价值与意

义的。或者说，人类在运用时空去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

世界。当下，基于意识形态立场、文化生态塑造、商业

利益追逐、市井生活需求等不同的目标，计算与布局时

空成为大众利用时空的有效手段，无论是以空间距离缩

短来战胜时间的漫长，还是以时间的延展压缩空间，时

空作为一种特别的手段凸显意义或使命担当，如无处不

在的广告吆喝、各种各样的音乐节，这些充斥在时空中

的声音很可能成为一种噪音，形成时空的拥堵与繁杂。

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讲，这种浮光掠影的瞬间性存在，使

得生活充溢着无关意义、无关感受的声音干扰，这种声

音建构的时空就成为他们生活的隐性压制。

“时间的意义在于它随时可以重新结构世界，也

就是说在时间的每一次重新结构之后，都将出现新的姿

态。”[21]在此，时空和谐指的是对时空建构的适配性，

即声音与时空的契合性。声音与时间的契合意指声音在

时间中的意义完整性与充盈性， “声音起到符号、征兆

的作用”“声音为时间加上印记”。[18](179-180)这种完整

性指声音不再热衷于生产碎片化的瞬间性时间符号，而

是给予时间一种事件性的存在，并在这种事件性的存在

中感受时间的永恒价值。“永恒从时间那里接受的不是

别的什么而是持续的当下存在，在一个集聚的当下中时

间的充盈”，[4](225)而这样充盈的时间才是有意义、有价

值的时间。

“任何空间都具备被分享与连接的可能性，并且赋

予同处其中的用户群体强大的文化力量与社群感。”[22]

声音的力量在空间中的作用是指声音给予空间的力度，

其契合性意指声音为特定的空间营造适合的意义，

“声音不但拥有好战、声音中主音这类男性化特征的

力量，而且拥有富于吸引力、温柔等女性化特征的力

量”。 [4](179)社会空间实质上都是一种仪式性的在场，

声音是仪式化的有效手段，如“他要敲早祷钟、晚祷

钟、高音弥撒钟、婚礼钟、洗礼钟，遇到什么事都要敲

钟，那一长串弥漫在空气中的钟声，仿佛交织成了一幅

织锦。那座古老的教堂就像被永恒的欢乐笼罩着一样，

颤动着，震荡着”。[23]声音给予空间的适切性，即指声

音能够承载与表达当下空间的内蕴。声音有多种存在形

式，也有多种力度，声音的力度不仅体现在其高分贝的

强力发音，“沉默是金”，声音的静穆、低沉、快速、

迂缓等，丰富了声音的形象性，以声音的细节来充盈时

空。时空和谐实质是指声音在时空运用中的适切性，即

以各种各样的声音形态，匹配独具特色的时空环境。

2. 声音场域中的“听视联姻”

人类的交往模式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口传文化的

交往模式往往被认为是理想的人类交往模式”。[24]20世纪

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时代，电视机的普及使大众进入

一个以视觉为主的新的认知与交往模式中，观看成为主

要的方式。“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此被赋予新的意

义与价值。

聆听在于涉身性的沉浸，观看在于距离之间的审

视，这两种感觉功能的优长因技术的加持而被强化或削

弱。然而，有研究者深刻指出，“视听联姻”才是视听

关系的本质所在，即“听觉、视觉这种感觉有一种别的

感觉不曾有的特别的对照与互补关系，而这种关系确定

非技术手段所实现”。[18](287)拜造物之恩典，视听始终是

一种相互共在的认知感觉系统。在视听关系中，“视觉是

注意力有意识的聚集点，声音则完全作为一种投射现象，

带来一系列效果、感觉与意义，被置于形象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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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听觉自然地从形象中散发出来”。[18](287)而在听

视关系中，听觉作为一种知觉“有意识集中于听的内容

上，听觉受到一个‘视觉环境’的伴随、强化、协助，

或者相反被其扭曲，干扰或至少引起变化，对听觉产生

影响，在听觉上投射某些知觉内容”。[18](288)事实上，

这两种同时共在的感觉融合，使看到与听到同时在场，

即影像的投射与声音的投射同时在场，意义才能得以完

美呈现与被感知。基于此，深刻理解“听”“视”这种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并在声音实践中发挥

它们各自的优长，显得非常重要。

正 视 “ 视 听 联 姻 ” ， 目 的 在 于 纠 正 “ 视 听 分

割”“视听霸权”带来的现实困扰。“视听分割”是指

人为地割裂视听之间的整合关系，过分扩张其中一方的

力量，对另一方形成强势压制或忽视：一方面，形象的

符号化泛滥充斥，在造成视觉疲劳的同时，也带来了听

觉的懈怠；另一方面，声音又依托相关的力量成为一种

主宰力量，声音的喧扰带来了视觉的抵抗， “当下，声

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情感饱满，却又是空前地缺失内

涵，到处是歌声，我们感受到的是本雅明所谓的那种经

验的贫乏”。[25]而且，这种意义的漂移对于视听造成的

伤害在于麻痹了大众的感受，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成为

视听疲劳的表征。因此，强调在视听融合的基础上，建

立意义传受的良好机制，做到能指与所指间意义的确有所

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3. 声音场域中公共声音与个体声音的调适

“任何人如果掌握了声音，就控制了一种用于交流

与权力的重要媒介。”[17]在声音景观中，发声者与聆听

者构成了声音景观的存在基础，而作为传播与接受的双

方，发声者可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属性，可以是作为个体

或群体存在的某一个人、某一类人或某一个组织的代言

人。他或他们发声的目的，或是为了抒发内心情感如音

乐家，或是为了传授知识、思想启蒙如教师，或是为了

社会动员如政治家，或是为了商品营销如广告代言者。

不同的角色赋予这些发声者不同的使命与任务，他们在

相应的场景中说出不同的话语、发出不同的声音。而对

于聆听者来说，他们基于自身的个体身份与各自不同的

需求，主动或被动地聆听相关声音。这种“说”“听”

的多样性形成了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组织与

组织、组织与社会组织等错综复杂的声音存在关系，也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公共声音与个体声音。

公共声音是指承载了大众的价值观、思想、生活

等诸多意义的声音，是一种具有力量与权威性的声音，

而个体声音则是基于个体生命、情感体验等的发声与表

达。公共声音的发声者无论是集体的发声还是代表集体

的某一个体的发声，其声音特权“不仅在于控制了发声

权，也在于主宰了静默权。它强化了不平等的关系，在

这种关系中，一方可以自由讲话，另一方被强制聆听和

遵从”。 [17]个体的声音则因其弱势地位而被忽略或压

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定不属于一个没有话语

权的个体。声音建构了不同的社会场景。在梅罗维茨看

来，“社会场景形成了我们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框架神

秘的基础，每个特定的场景都有具体的规则和角色，每

一种场景定义也为不同的参与者规定和排除了不同的角

色，场景与行为之间有一定的匹配关系”。[26]在此，强

调公共声音与个体声音的平等，则是强调公共声音在发

挥权威与主心骨作用的同时，应重视每一个体说话的权

利，重视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个体声音应该具有的权

利与他们的情感诉求与思想观念，“个体人格自身不能

自足，如果没有一项比个体人格更高的存在，没有一个

可供个体人格进入的冰清玉洁的世界，那么个体人格则

不可能走出自身，实现自身丰盈的生命”。[27]只有公共

声音与个体声音的平等均衡，声音景观才能呈现出更为

丰富的生命特征，公共声音才能实现远播，个体声音乃

至个体生命才能充盈丰满。

结语

时空德性之于声音景观的伦理规约，在于用声音建

构一个美好时空的使命，其中，发声者与聆听者的责任

担当是这一使命完成的基本保证，而技术则为这一使命

的完成提供更多的力量加持，而“声”“境”和谐则是

实现时空德性的重要策略。以此，声音的运动才能带给

人们获得感，“我喜爱声音的运动，它或强或弱，或尖

利或低沉，它们带给我完全的满足感”。[18](97)这样的声

音所建构的时空，才是具有德性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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